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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的致谢

人们用挖掘机救出了落入深水泥坑的亚洲象。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象爸爸”们

保鸿是然然和景景的“象爸爸”，这个

00后也是救护中心最年轻的“象爸爸”。他

每天要打扫象舍，做大象的“铲屎官”。

“一头成年大象每天排粪便大概在 70
公斤以上。”清洗完后，他就带着平平、然

然、景景 3头救助象上山进行野化训练，在

森林里玩耍、觅食，每天 8小时左右。回到

中心后，仍需给它们人工喂食。他要和其

他“象爸爸”一起拉草、铡草，以保证一头成

年象每天180至250公斤的食物。

平平是在然然之后，中心救助的另一

头成年母象，它被发情期的公象用象牙戳

伤了臀部，国内外的兽医专家、妇科医

生给它做了 4次手术，平平保住了性命，

却失去了生育能力，留下了小便失禁的后

遗症。

然然刚开始做母亲时并不会带小象，

对小象不理不睬，没什么耐心。而平平却

充满了母爱，对景景呵护备至。如今，3头
象在野外活动时形影不离，少了谁都要互

相寻找；景景想回家了，平平一定会迁就

它；然然也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野外训练

时，总是细心保护着女儿，有好吃的食物也

要与女儿分享；景景淘气调皮，当保鸿批

评、纠正它的坏习惯时，它便摇头晃脑，好

像听懂了保鸿的话。

3头象与保鸿感情深厚，有时天气炎

热，它们会在保鸿身边扇动大耳朵，为他扇

风。“这份工作特别有爱，我把爱给了大象，

它们也把爱给了我。”他说。

保鸿和“象爸爸”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让大象恢复野外生存、寻找、分辨食物的

能力，让公象能单独生存下来，母象能融入

象群。

“救助是保护亚洲象的一项工作，救助

的最终目的是放归。”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说。

沈庆仲一直担心，在救助治疗过程中，

野象开始信任人，依赖人，甚至离不开人，

它们会变得难以适应野外环境。大象阿宝

曾被“象爸爸”带到两公里外的林间，“象爸

爸”悄悄离开，不久，阿宝自己原路返回到

了象舍。“在它的意识里，象舍就是它的

家。”沈庆仲说。

多年来，救助野象，有成功也有失

败。“亚洲象的救助，特别是对于哺乳期幼

象的救助，是一个世界难题。”沈庆仲说，目

前对亚洲象的认识和了解还太少，救助还

在初级阶段。放归是救助野象的最终目

标。但并不是把它们拉到几百公里以外

的森林就行。“救助野象，我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2020年出生的九妹，是救护中心人工

辅助繁育出生的第九头小象，它活泼、开

朗、好动，有点“人来疯”。它的妈妈身体健

壮，有足够的母乳提供给九妹。野外活动

时，只要在视线范围内并且是安全的，妈妈

对九妹的管束都不多。象妈妈的育儿方

式，深得“象爸爸”们的赞许。

“象爸爸”们心里清楚，终有一天，这些

大象都要回到野外，他们期待大象和它们

的儿女们，在野外健康地生活，那时，才是

救助的真正成功，才是大象对人类最好的

道谢。 （据《中国青年报》）

在云南，一些熟悉亚洲象习性的人知

道，大象与人相处的原则是“距离”。也许是

因为过去看到同伴在人类的屠杀中轰然倒

下，怕人用枪和武器射杀成了大象的本能反

应，它们漫游到哪里都要找森林隐蔽，就是

怕被人看见。哪怕在森林里，大象也随时都

在警惕人类，它们和人相处的原则分为避让

和攻击：如果与人的距离在 50米之外，人不

再接近它们，它们会在原地活动或继续前

进；如果超过了这个距离，就可能会对人进

行攻击。

尽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

必犯人”是大象的原则，但是，生活在西双版

纳原始森林里的亚洲象，总是会遇到一些意

想不到的意外，不得不寻求人类的救助。

但救助大象，对人们来说并不轻松。

多年前，一头重伤的大象来到勐腊县南

坪村护林员赵金清的稻田里，腹部和右后腿

撕裂的伤口散发出腥臭味，引来成群结队的

苍蝇。赵金清根据养牛的经验尝试救治这

头野象。他买了消炎和给牲畜驱虫的药，用

布包住长长的竹竿顶端，倒上药，一点点伸

到大象的腿边，但竹竿一靠近，大象就用鼻

子卷起、甩掉。后来，大象习惯了赵金清的

靠近，似乎理解了他的好心，任由赵金清为

它涂药。尽管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请来兽医

专家给这头大象治病，但最终没能救活它。

然然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

心救治的一头受伤小象，当时，它的左后腿

上夹着一只兽夹，在象群中越走越慢，母象

不得不推着它走在队伍后面。救援队跟着

它们走了一个星期，终于找到麻醉地点和时

机，驱赶象群用了上百的人力。正当人们准

备把被麻醉的然然运走时，它挣脱铁链逃跑

了。人们再次寻找机会，直到它脱离象群才

将它第二次麻醉。几十个人抬着装然然的

笼子，爬山过河走了两公里多的山路，才将

笼子搬到公路边，用车把这头受伤的小象送

到救护中心。

兽夹造成然然的左后腿伤口太大，深可

见骨，皮肉化脓发炎。焦虑的然然竖着耳朵

和尾巴，目光凶狠，用鼻子攻击兽医，不让人

们接近它。救护中心“大象医生”保明伟、兽

医师熊朝永用了很多办法为然然治疗，比如

将外用的药装进高压喷雾器，喷在然然受伤

的腿上；用自制的吹管注射器，在20米以内，

将药吹进大象皮最薄的颈部。他们还用吹管

注射器为亚洲象进行麻醉，这一技术后来在

亚洲象救助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七八个人的轮流照顾下，半年后，然

然康复了。如今，它在救护中心已经生活了

18年。在这里，它生下了女儿景景——中国

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对然然的救助被业界认为是“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它为后来的小象救助提供了

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头亚洲象在一个深水泥坑里挣扎了三四个小时，它的同伴、另一头亚洲象在岸上滚得

浑身泥浆，使出各种姿势办法营救它，精疲力尽，却不离不弃。

3月 13日上午，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满镇满源胶场三队菠萝蜜山的胶林

里，当地百姓发现了这两头陷入困境的亚洲象。

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勐满边境派出所民警，以及镇政府、县林业

和草原局、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的工作人员，目睹了大象不离不弃的营救。据观察，被困

的是一头成年亚洲象，体重约 2.5吨。靠近野生大象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们疏散了周围群

众，派出无人机时刻观测两头大象的进展，同时开始商量救援方案。

中午 12点左右，挖掘机赶到。这个钢铁长鼻子几个巨铲下去，就把泥塘挖出了一个缺

口，坑中大象终于爬了出来。就在大象爬出泥坑的瞬间，它向挖掘机扬起了鼻子。“我感觉那

是大象在向我们道谢。”挖掘机驾驶员惊喜地说。

人与象


